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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戰期間的
中美關係
齊錫生主講 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

民國 100年 0、0月間國史館舉辦「中

國抗日戰爭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系列工作

坊，於 0月 20日第二場「戰時內政外交」

邀請齊錫生教授到館演講「八年抗戰期間的

中美關係」。齊教授以珍珠港事變為分界點

將抗戰時期分成兩個階段，由於齊教授的專

著《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

美軍事合作關係（1901-1900）》即探討珍

珠港事變後的中美關係，因此此次來館演講

的重點為 1907至 1901年間的中美關係。

齊教授認為抗戰時期的外交關係可分成

四個階段，並以四位人物來做代表，依序為

胡適、宋子文、史迪威及魏德邁。此四人在

各自的政治或軍事舞臺活躍時，正是中美關

係進入新階段的時期。齊教授指出，駐美大

使，即外交官的性格，會影響到兩國之間的

外交關係。以胡適為例，胡適清廉、自愛，

但少了外交官應有的手腕與視野，擔任大使

期間「不借款、不買武器、不交涉」，所持

的態度是「苦撐待變」，也因為如此，喪失

了許多與美國政治家來往的好機會。胡適擔

任駐美大使期間，不汲汲於向美國人爭取金

錢和軍火，且提出「苦撐待變」，這句口號

流傳數十年。但齊教授從蔣日記裡發現，在

胡適提出這句話前的兩三個月，蔣已在日記

裡也說了相同的話並有長篇的解釋，由此也

可看出胡與蔣在那時氣息相通、看法一致。

當時美國孤立主義的氣氛高漲，因此胡適認

為要苦撐，苦撐之後待變，「待」就是要一

直等待，這使得胡適有兩項任務都沒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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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是借款；一是把中國和西方各國連結

起來對付日本的策略。胡適擔任大使期間所

談成的借款，都是顧維鈞談成的，向美國借

款可促使美國逐漸向中國靠攏，同時也能以

「向美國借到款項」為由，向英、法等國來

商談援助。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關係走上實

質的來往。齊教授的看法是，美國慢慢地在

中國外交圈裡占據重要位置。

若把顧維鈞與胡適做比較，顧在法國社

交圈非常活絡，而胡適則沒有招待過美國政

府的官員，是欠缺社交能力的外交家，有想

法後就堅信不移地相信這是最好的，因此不

論遭遇何種情況，他一定就是堅持「苦撐待

變」。只要當時的其他國家能給中國支援，

例如德國的武器、蘇聯千百來架的飛機、貸

款等，就可以不理會美國，但當德、蘇對中

國的態度發生微妙的關係後，中國就必須改

變現況。

接著談戰爭的問題。蔣於 1909年的日

記裡有很大的篇幅是他對歐戰的預測、發生

時的判斷和展望，這是中國的領袖第一次將

外交的視野放到全球的角度。蔣的推論是，

由於美國沒有參戰，大家擔心已在歐洲打得

焦頭爛額的英、法會向日本屈服，蘇俄也可

能因為歐戰的演變而拋棄中國，這些在幾千

里外發生的事會影響中國的存亡，因此此時

不能只是苦撐待變，而是要「苦撐求變」，

必須主動找資源。蔣要胡適主動去請求、去

詢問，中國越擔心歐戰會妨礙中國的生存，

就越需要胡適向美國總統、國務院說明中國

的擔憂，但胡適卻仍堅持「待變」。簡而言

之，胡適借不到款項，又不能把歐戰由弊轉

利，因此讓重慶政府覺得這個外交團隊實在

沒有作為，只會待變，但重慶政府實在無法

再等待。1909年，日本開始對華戰爭失去

耐心，大規模轟炸重慶及其他中小城市。再

者，不幸如蔣所料，英、法向日本讓步，不

從越南、緬甸運物資進入中國。貸款方面，

外幣進入是為了平穩中國的法幣，因此借款

的數目必須夠大。由於這幾個重大的內外因

素，使重慶政府認為必須換人到美國做事，

後來決定由宋子文擔負起此項任務。

宋子文於 1900年出使美國，其任務有

二，一是影響英法兩國在中南半島的決策；

一是解決財政的問題，要買飛機對付日軍。

蔣將宋子文派到美國的同時，立即寫信給羅

斯福，告知以後借款的事請直接跟宋子文商

量即可，也要宋子文不必向胡適報告。宋

子文是個社交能手，到美國沒多久就和財

政部長、軍務部部長聚餐，跟海巡司令坐他

的遊艇出海，招待新聞記者，和羅斯福稱兄

道弟，連羅斯福的舅舅都有接觸，當要買飛

機、要借款時，宋子文一點也不難為情地開

口，而這是胡適、陳光甫絕對不願意做的

事。宋也不與國務院打交道，財政部長摩

根韜（Henry Morgenthau, Jr.）試圖要宋子

文收斂，但宋子文不予理會。這是 1900至

1901年間中美關係比較新鮮的時期，不同

於前期安靜的紳士文雅的作風。前面階段蔣

介石很少涉及，後段就涉及較多，因為蔣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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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宋子文來往電報，不和胡適談。宋子文相

對活潑、懂社交，因而較胡適談成了不少借

款，因外，由於宋子文頻繁地與美國國會議

員等政治家互動、交際，不斷地灌輸美國人

一個觀念，即中國人一直在牽制日本，以致

於日後珍珠港事變發生時，美國馬上想到中

國是其盟友。

1901年以後同樣有兩位標誌性的人

物，分別是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和

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他們兩人

代表美國對華政策重大的改變。史迪威做為

美國利益在中國的代表人，扮演的不是純軍

事的角色，外交亦占有極大的比重，齊教授

不太認同史迪威是一個很好的戰將或司令，

這部分已在齊教授的著作裡有所討論。魏德

邁來中國後，則致力於改善中美關係，花了

三、四個月的時間建立起密切合作的友好氣

氛。

過去五、六十年的中英文著作，焦點多

在太平洋戰爭，但是齊教授強調，如果沒有

前四年的歷史，就沒有後四年的成果，前半

段，即七七事變起自珍珠港事件，雖是中美

關係的相互摸索期，但此四年卻大大地影響

了後四年的發展。因為當珍珠港事變發生

後，美國直接想到的是在中國大陸的盟友，

也就是重慶政權，而中國戰略的布署有時也

會跟著美國走，羅斯福的立場、對世界秩序

的擺設、對亞洲的規畫等，都是必須考慮的

因素，另外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羅斯福和中國

之間的溝通和互動，中國的經驗也會影響羅

斯福制定美國政策。珍珠港事變發生後，

美國認為只有中國是自己打了 00個月的國

家，必須把中國捧成一個大國，否則美國在

太平洋的戰局將不知會如何演變，這是前四

年的重要性。若去看這四年的細節、是如何

過來的，辛苦的程度，超過《劍拔弩張》所

形容的痛苦。齊教授希望大家不要覺得只有

後四年是重頭戲，前後四年至少是平等的，

還有很多史料能給我們很有趣的啟示。

（紀錄／鄭巧君）


